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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大
作
家
馮
驥
才
，
在
報
章
上
寫
了
一
篇

短
文
，
題
為
︽
老
母
為
我﹁
紮
紅﹂
︾
，

歌
頌
他
的
九
十
八
歲
高
齡
的
母
親
。
情
意

並
茂
，
令
人
感
動
。

﹁
紮
紅﹂
是
他
的
老
家
的
習
俗
。
說
是

一
個
人
到
了
本
命
年
，
就
要
紮
上
一
條
紅
腰

帶
，
表
示
順
順
當
當
地﹁
過
檻
兒﹂
，
寄
寓
避

邪
趨
吉
的
心
願
。

馮
驥
才
回
憶
十
二
年
前
，
他
剛
滿
六
十

歲
。
八
十
六
歲
的
老
母
親
親
自
為
他
紮
上
紅
腰

帶
。
十
二
年
一
晃
過
去
，
今
年
母
親
高
齡
九
十

八
歲
，
依
然
健
康
，﹁
面
無
深
皺
，
皮
膚
和
雪

白
的
髮
絲
泛
着
光
亮﹂
，
而
且
頭
腦
清
晰
，
情

感
也
一
直
那
樣
豐
富
而
敏
感
，
好
像
從
來
沒
有

衰
退
過
。

今
年
一
踏
入
臘
月
，
她
便
為
兒
子
準
備
好

紅
腰
帶
，
在
農
曆
除
夕
那
一
天
，
親
自
為
兒
子

紮
上
。

這
條
紅
腰
帶
，
還
有
老
母
親
親
自
綉
上
的

﹁
馬
年
大
吉﹂
四
個
字
。
馮
驥
才
寫
道
：﹁
什

麼
力
量
使
她
克
制
着
眼
睛
裡
發
渾
的
玻
璃
體
，

頑
強
地
使
每
一
針
都
依
從
心
意
、
不
含
糊
地
綉
下
去﹂

呢
？﹂我

可
以
毫
不
含
糊
地
替
他
回
答
：﹁
母
愛﹂
！

回
想
我
的
早
逝
的
母
親
，
我
又
一
次
淚
水
模
糊
了
自
己

的
眼
睛
。
我
們
家
鄉
沒
有
這
個
十
二
年
一
次﹁
紮
紅﹂
的

習
俗
。
但
每
一
年
的
生
日
，
母
親
都
會
親
手
煮
一
碗
雙
蛋

的
麵
條
來
為
兒
子
慶
祝
。
但
我
從
有
記
憶
的
日
子
開
始
，

卻
沒
有
吃
過
幾
趟
母
親
煮
的
生
日
麵
條
。
因
為
我
十
歲
的

時
候
，
母
親
就
去
世
了
。
接
棒
為
我
生
日
煮
麵
條
的
是
外

祖
母
，
但
也
煮
了
不
過
幾
次
，
我
便
離
鄉
別
井
，
到
外
地

升
學
去
了
。
從
此
大
概
有
幾
十
年
並
沒
有
怎
麼
認
真
過
生

日
，
當
然
也
沒
有
親
人
為
我
煮
生
日
麵
條
。
直
到
近
幾

年
，
年
紀
老
邁
，
許
多
校
友
都
要
為
我
的
生
日
設
宴
慶

祝
，
但
我
總
不
願
舖
張
。
所
以
往
往
在
每
年
生
辰
前
後
，

編
輯
出
版
一
本
新
書
，
以
新
書
首
發
式
的
名
義
，
來
掩
蓋

眾
多
校
友
們
的
祝
壽
好
意
。

馮
驥
才
的
文
章
最
後
說
，﹁
孝
，
是
中
國
作
為
人
的
準

則
的
一
個
字
，
是
一
種
綴
滿
果
實
的
樹
對
根
的
敬
意﹂
。

是
的
，
孝
是
最
可
貴
的
人
性
。

馮
驥
才
希
望
十
二
年
後
，
一
百
一
十
歲
的
老
母
親
還
能

為
他﹁
紮
紅﹂
。
我
們
為
他
祈
禱
，
希
望
他
夢
想
成
真
！

馮驥才「紮紅」

早
年
，
我
一
直
在
努
力
推
廣
華
文
文
學
，

往
往
事
倍
功
半
。
後
來
我
發
現
隨
着
經
濟
起

飛
，
旅
遊
已
成
為
現
代
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現
代
人
開
始
對
深
度
旅
遊
表
現
出
極
大
興

趣
，
旅
遊
文
學
應
運
而
生
。

以
遊
記
為
例
，
古
時
如
中
國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
西
方
的
︽
馬
可
孛
羅
記
︾
，
以
至
後
來
的

唐
詩
、
宋
詞
、
筆
記
文
學
等
，
包
括
中
國
北
魏
時

代
酈
道
元
的
︽
水
經
注
︾
，
哥
倫
布
上
書
西
班
牙

公
教
國
王
王
后
的
︽
航
海
日
記
︾
︵D

iario

︶

與

︽
發
現
書
簡
︾
︵C

artas
de
Escubrim

iento

︶
，

兼
具
了
文
學
性
，﹁
開
闢
了
人
類
對
世
界
對
空
間

的
認
知﹂
︵
余
秋
雨
︶
。

旅
遊
文
學
是
廣
義
的
，
包
括
詩
歌
、
散
文
、
小

說
，
甚
至
日
記
，
凡
以
旅
遊
入
題
材
的
，
均
可
泛

稱
旅
遊
文
學
。

在
商
品
社
會
，
文
學
以
商
品
價
值
來
衡
量
，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文
學
與
經
濟
是
否
也
有
共
通
之

處
？一

九
九
七
年
諾
貝
爾
經
濟
學
獎
得
主
邁
倫
．
斯

科
爾
︵M
yron

S.Scholes

︶
教
授
認
為
，
二
者
看

似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其
實
不
然
：﹁
文
學
的
起

始
，
面
對
着
的
是
混
沌
和
無
秩
序
的
人
類
社
會
、

以
及
各
種
不
確
定
性
。
文
學
通
過
文
字
對
這
種
無

秩
序
進
行
梳
理
和
描
述
，
這
其
實
正
是
一
種
構

建
，
在
構
建
的
過
程
中
，
混
沌
消
失
、
無
序
變
為

有
序
。
經
濟
學
的
起
始
，
面
臨
的
也
是
大
量
的
無
秩
序
資
訊
，

經
濟
學
通
過
建
模
，
對
這
些
資
訊
進
行
描
述
和
理
解
、
提
供
解

釋
、
為
現
實
開
下
處
方
。
從
這
一
點
上
說
，
二
者
很
相
似
。﹂

目
前
，
在
西
方
，
旅
遊
文
學
已
很
發
達
。
二○

○

一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奈
波
爾
︵V
.S.N

aipaul

︶
代
表
作
品﹁
印
度

三
部
曲﹂
，
更
是
箇
中
的
佼
佼
者
。

一
九
八
八
年
，
奈
波
爾
以
逆
時
鐘
方
向
遊
歷
印
度
各
大
城

市
，
他
從
孟
買
經
由
班
加
羅
爾
、
馬
德
拉
斯
、
加
爾
各
答
、
德

里
、
阿
姆
利
則
，
前
往
斯
利
那
加
。
他
的
主
題
是
他
遠
從
千
里

達
的
童
年
家
中
器
物
和
各
類
儀
式
習
俗
所
感
知
的
印
度
，
驗
證

對
照
已
是
單
一
、
統
一
實
體
的
印
度
。
近
距
離
觀
察
之
後
，
他

所
看
見
的
是
它
如
何
分
解
成
宗
教
、
種
姓
和
階
級
的
拼
圖
。
對

奈
波
爾
而
言
，
與
之
前
的
直
覺
迥
然
不
同
，
眼
底
下
他
深
入
實

地
踏
勘
印
度
體
驗
所
得
，
才
知
眼
底
下
如
許
多
樣
性
面
貌
才
是

印
度
的
力
量
所
在
。

這
一
結
論
是
奈
波
爾
遊
歷
後
思
考
所
得
。
所
以
劉
再
復
認

為
，﹁
遊
思﹂
比
起﹁
遊
記﹂
更
有
深
廣
的
意
義
，
蘊
含
着

﹁
旅
遊
文
學
的
新
的
前
景﹂
。

獲
二○

○

八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法
國
作
家
勒
．
克
萊
齊
奧

︵Jean
M
arie

G
ustave

Le
C
lé
zio

︶
，
足
迹
遍
布
各
大

洲
，
這
些
旅
行
的
經
歷
也
成
了
他
筆
下
的
文
學
世
界
中
的
一
部

分
。
這
位
被
前
法
國
總
統
薩
科
齊
︵N

icolas
Sarkozy

︶
譽
為

﹁
世
界
公
民﹂
的
作
家
表
示
，
他
一
年
中
有
一
半
的
時
間
飛
往

世
界
各
地
，
去
觀
察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
事
物
和
風
景
，
否
則
他

的
生
活
和
工
作﹁
都
將
變
得
太
過
疏
離
，
最
終
導
致
失
敗
。﹂

他
寫
了
一
部
︽
蒙
古
的
故
事
︾
，
因
為
他
發
現
傲
慢
的
法
國

人
總
是
過
於
關
注
自
己
的
文
化
，
而
這
類
書
則
可
以
把
他
們
的

視
野
引
領
向
另
一
個
文
化
、
並
發
現
文
化
間
的
相
似
性
。

這
也
是﹁
遊
思﹂
下
的
產
品
。

（
二
之
一
）

序《我的旅遊精品庫》

近
期
在
新
聞
上
不
斷
看
到
劉
美
娟
兒
子
夭
折

案
的
審
訊
過
程
報
道
，
看
到
那
位
私
家
醫
生
自

作
主
張
弄
穿
羊
水
，
真
的
看
得
人
膽
顫
心
驚
。

較
相
信
中
醫
或
自
然
療
法
，
又
或
是
即
使
篤

信
西
醫
的
人
，
也
知
道
順
產
對
寶
寶
較
好
。
經

陰
道
出
世
，
不
單
有
多
一
重
抗
體
，
有
研
究
更
表
示

經
過
陰
道
運
動
及
聽
着
媽
媽
尖
叫
聲
出
生
的
寶
寶
，

心
理
和
智
力
皆
更
高
。
但
就
是
因
為
有
以
上
的
無
良

西
醫
，
令
順
產
過
程
添
了
很
多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
大

大
減
低
順
產
的
安
全
性
及
益
處
。

有
朋
友
曾
與
劉
美
娟
有
大
致
相
同
的
經
驗
，
因
陣

痛
入
院
，
但
沒
有
穿
水
，
不
像
劉
美
娟
的
醫
生
般
只

用
十
五
秒
解
釋
便
胡
來
。
她
的
醫
生
有
詳
細
解
釋
，

且
勸
她
考
慮
穿
羊
水
，
加
速
生
產
過
程
。
當
時
她
心

慌
意
亂
，
只
知
道
要
堅
持
順
產
，
沒
想
過
要
開
刀
，

於
是
便
以
為
穿
水
是
唯
一
選
擇
，
誰
想
到
穿
水
的
因

由
，
是
醫
生
要
急
着
放
假
，
不
想
拖
至
星
期
日
才
處

理
。
穿
水
後
，
結
果
子
宮
還
是
不
開
，
於
是
便
不
斷

加
催
生
藥
，
結
果
要
把
寶
寶
生
硬
地
夾
出
來
。
至
今

女
兒
仍
有
情
緒
問
題
，
心
理
醫
生
診
斷
追
溯
與
出
生

創
傷
有
關
，
媽
媽
現
在
後
悔
不
已
。

這
位
朋
友
後
來
換
了
婦
產
醫
生
，
第
二
胎
順
產
，

她
也
分
享
了
不
用
催
生
藥
與
用
催
生
藥
的
異
同
，
指

出
前
者
的
痛
楚
，
其
實
是
有
規
律
及
可
接
受
的
；
反

而
第
一
胎
不
斷
加
催
生
藥
，
痛
得
不
似
人
形
，
且
不

能
用
力
，
所
以
寶
寶
才
要
用
儀
器
夾
出
來
。

我
太
太
的
情
況
大
同
小
異
，
但
在
公
立
醫
院
分
娩
至
少
沒
有

﹁
醫
生
趕
收
工﹂
的
問
題
。
太
太
自
然
穿
水
，
但
子
宮
未
開
，

西
醫
角
度
判
斷
必
須
下
催
生
藥
，
結
果
越
來
越
痛
，
子
宮
卻
開

不
來
，
足
足
痛
了
廿
四
小
時
，
醫
生
決
定
開
刀
。
後
來
問
其
他

人
，
其
實
第
一
胎
的
生
產
時
間
通
常
較
長
，
但
因
為
擔
心
寶
寶

穿
水
後
太
久
不
出
來
而
有
危
險
，
西
醫
角
度
最
方
便
的
做
法
是

立
刻
下
催
生
藥
，
干
擾
身
體
的
節
奏
，
碰
上
像
我
太
太
般
有
反

應
但
沒
成
效
的
，
就
只
有
活
活
捱
痛
︵
藥
只
會
令
子
宮
收
縮
，

但
沒
有
令
子
宮
開
口
︶
，
反
而
更
令
她
與
友
人
般
用
不
到
力

來
。別

人
或
許
會
驚
訝
我
們
第
二
胎
選
了
剖
腹
生
產
，
因
為
現
今

醫
院
的﹁
順
產﹂
，
其
實
也
添
加
了
太
多
傷
及
母
親
及
寶
寶
的

﹁
西
醫
程
序﹂
，
例
如
催
生
藥
︵
止
痛
劑
則
視
乎
情
況
，
順
產

及
剖
腹
生
產
均
會
有
不
同
劑
量
︶
、
又
或
是
用
夾
或
吸
盤
取
出

嬰
兒
，
相
對
上
令
剖
腹
生
產
的
害
處﹁
減
輕﹂
。
不
過
，
一
切

均
因
為
大
家
別
無
選
擇
而
已
。
當
然
，
產
後
的
調
理
也
是
關

鍵
，
下
次
續
談
。

順產還是開刀？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香
港
有
不
少
低
調
的
慈
善
家
，
何
鴻
毅
是
其

中
一
位
。

何
鴻
毅
家
族
顯
赫
，
他
是
何
東
爵
士
的
孫
，

何
世
禮
將
軍
的
獨
子
，
與
賭
王
何
鴻
燊
是
堂
兄

弟
。

何
鴻
毅
於
二○

○

五
年
創
立﹁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
屬
私
人
慈
善
團
體
，
致
力
推
廣
傳
統
中
國
藝

術
，
同
時
鼓
勵
新
創
作
；
另
一
大
目
標
是
宏
揚
佛
教

哲
學
。

該
基
金
每
年
都
舉
行
不
同
的
活
動
，
今
年
主
力
放

在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
達
至
基
金
的
兩
大
宗
旨
：
普
及

中
國
藝
術
及
宣
揚
佛
學
。

藝
術
方
面
，
該
基
金
與
多
倫
多
皇
家
安
大
略
博
物

館
及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館
攜
手
合
作
，
舉
辦
︽
紫
垣
擷

珍
︱
︱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明
清
宮
廷
生
活
文
物
︾
展

覽
，
展
期
為
二○

一
四
年
三
月
八
日
至
九
月
一
日
，

加
拿
大
的
讀
者
或
到
多
倫
多
旅
遊
的
遊
客
，
實
應
去

多
倫
多
皇
家
安
大
略
博
物
館
欣
賞
二
百
五
十
件
從
未

在
加
拿
大
曝
光
的
故
宮
藏
品
，
其
中
八
十
件
是
首
度

在
紫
禁
城
以
外
的
地
方
展
出
，
每
件
文
物
都
是
歷
史

證
物
，itspeaks

for
itself

，
說
明
紫
禁
城
內
不
同
崗

位
人
物
的
生
活
狀
況
；
所
展
出
的
皇
室
瑰
寶
，
讓
人

認
識
中
國
最
後
兩
個
朝
代
的
歷
史
，
包
括
紫
禁
城
的

管
治
、
與
西
方
的
關
係
，
以
及
一
九
一
一
年
皇
朝
制

度
的
終
結
。
要
向
故
宮
商
借
文
物
到
海
外
展
覽
，
沒

一
定
的credit

是
做
不
到
的
。

視
提
升
佛
學
在
國
際
間
地
位
為
己
任
的
何
鴻
毅
，

自
二○

○

一
年
起
與
世
界
頂
尖
學
府
合
作
建
立
全
球

佛
學
研
究
網
絡
，
包
括
哈
佛
大
學
、
史
丹
福
大
學
、

泰
國
國
際
佛
教
大
學
、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及
科
陶

德
藝
術
學
院
，
上
個
月
，
何
鴻
毅
將
多
倫
多
大
學
的

佛
學
研
究
課
程
重
新
命
名
為﹁
何
鴻
毅
家
族
基
金
佛

學
研
究
計
劃﹂
。

何
鴻
毅
表
明
心
跡
：﹁
當
今
佛
學
與
不
同
學
科
發

展
交
流
；
不
少
學
科
也
努
力
尋
找
佛
學
角
度
以
面
對

和
思
考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挑
戰
。﹂

錦
衣
豈
可
夜
行
，
當
然
要
在
本
欄
表
揚
表
揚
。

何鴻毅為中國藝術、佛學出錢出力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諸
葛
亮
的
師
父
是
誰
？
若
閣
下
熟
讀
近

年
大
熱
的
三
國
漫
畫
，
你
一
定
會
回
答
是

別
號﹁
水
鏡﹂
的
司
馬
徽
，
不
過
，
正
史

上
似
乎
沒
有
記
載
兩
人
有
師
徒
的
關
係
，

甚
至
關
於
這
位
隱
士
的
生
平
亦
只
得
寥
寥

數
段
，
但
卻
剛
巧
與
兩
個
耳
熟
能
詳
的
成
語
相

關
。史

上
司
馬
徽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事
跡
，
要
數
劉

備
四
出
走
訪
人
才
，
終
與
水
鏡
先
生
相
見
，
司

馬
氏
直
言
指
出
劉
備
一
直
鬱
鬱
不
得
志
的
原

因
，
在
於﹁
左
右
不
得
其
人﹂
，
並
品
評
他
身

邊
的
謀
士
及
將
領
的
不
是
之
處
：﹁
關
張
雖
有

萬
夫
不
當
之
勇
，
非
權
變
之
才
，
糜
竺
諸
人
，

乃
白
面
書
生
，
不
知
時
務
，
識
時
務
者
在
於
俊

傑
。﹂
這
番
簡
短
的
評
語
，
正
是
成
語﹁
不
識

時
務﹂
的
出
處
。
至
於
誰
人
才
是﹁
識
時
務
的

俊
傑﹂
呢
？
司
馬
徽
向
劉
備
推
舉﹁
伏
龍
鳳

雛﹂
，﹁
伏
龍﹂
者
，
即
各
位
熟
悉
的﹁
臥

龍﹂
諸
葛
亮
，﹁
鳳
雛﹂
則
是
另
一
位
劉
備
日

後
重
用
的
謀
士
龐
士
元
也
。

另
一
段
關
於
司
馬
徽
的
歷
史
記
載
，
則
指
出

他
的
人
品
極
好
，
從
不
說
別
人
的
閒
言
閒
語
，

不
論
別
人
向
他
詢
問
什
麼
，
他
也
總
以﹁
好
、

好﹂
回
答
，
就
連
人
家
告
訴
他
兒
子
死
了
，
他

也
以﹁
好﹂
回
應
，
老
婆
罵
他
怎
麼
可
以
如
此

回
答
，
他
也
只
說﹁
好
、
好﹂
，
所
以
得
了

﹁
好
好
先
生﹂
的
稱
號
，
也
成
為
了
這
個
我
們

今
日
用
來
形
容
好
丈
夫
及
性
格
隨
和
之
人
的
成

語
。

其
實
，
司
馬
徽
能
如
此
精
準
地
品
評
劉
備
身
邊
的
人
才
，

他
又
怎
可
能
是
個
只
會
唯
唯
諾
諾
的
傻
子
？
可
見
這
種
以

﹁
好﹂
為
重
心
的
應
世
方
法
，
只
是
他
在
亂
世
中
的
一
種
精

明
處
世
手
段
。
由
這
兩
段
事
跡
去
推
斷
，
我
相
信
水
鏡
先
生

一
定
擁
有
一
對
眉
毛
向
下
的
八
字
眉
，
因
為
擁
有
這
種
眉
相

的
人
，
随
和
聰
明
且
擅
於
謀
略
，
為
人
亦
不
愛
爭
強
好
勝
，

正
如
舊
日
的
政
府
高
官
林
瑞
麟
，
擁
有
八
字
眉
的
他
，
不
是

也
曾
被
傳
媒
形
容
為
一
位EQ

極
高
之
人
嗎
？

深藏不露的好好先生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從空中看迪拜的夜景，流光溢彩的燈火，將整
座城市裝扮得通透明亮。像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還是像中國的香港？一直在心裡猜測着。當乘坐
的飛機降落在迪拜機場時，已是夜裡近12點。
入境處的阿聯酋工作人員都是清一色男性，他
們頭戴傳統的白色頭巾，身着拖地的白色長袍，
不緊不慢地為每個入境者掃描視網膜。談笑聲在
他們之間此起彼落，檢查我護照的工作人員還與
隔着幾個櫃位的同事喊着聊天，慵懶散漫的樣子
與入境美國移民局有着天壤之別。時間對他們來
說都不是金錢，石油才是金錢，從上個世紀發現
石油的六十年代開始。
通往酒店的路上，燈光依然喧譁着，從錯落有
致，裝飾華麗、有如層巒疊嶂的巍巍高樓洶湧而
來！在這個夜幕深沉的晚上，無論你從哪個方向
望去，迪拜都宛如一座鑲金裹玉的現代都市。既
不同於拉斯維加斯，也不同於香港。
迪拜，實在說不上有多麼漫長的歷史。那座守
護迪拜的軍事要塞，已經成了博物館；那個200
年前叫皇宮的古堡，也算是迪拜最古老的建築
物。循着一條仿古市集，恍如走進時光隧道一
樣，你會嗅到一種氣味。通過這樣的氣味，那土
著民生活的舊式草屋，漁民採珠的原始獨木舟，
都慢慢浮現出來。望着這些沙漠時代中的生物及
動物的種類，你彷彿看見，從遙遠的地平線上隱
約浮出的一些人影，他們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貝多
因人，騎在單峰的駱駝上一路走來。太陽落在他
們身後的大漠，眼前是浩瀚的波斯灣。他們開始
在深海裡捕魚，採集珍珠。他們也在長滿駱駝刺
和椰棗的荒野中放牧，從一個牧場到另一個牧
場。即使風沙滾滾，大浪滔滔，你也能感覺到這
裡的與世無爭，這裡的安逸和寧靜。
沙漠，佔了阿聯酋的大部分國土，想了解它就
要從沙漠開始。Labab沙漠在迪拜和沙迦兩個酋

長國之間，是阿拉伯比較古老的沙漠區域之一。
那天下午，預約好的當地人司機駕駛4500越野車
來酒店接我和同伴們去沙漠，說是「衝沙」。一
直以為衝沙就像在敦煌從鳴沙山頂坐着衝下去一
樣，砂粒會隨人流動，發出管絃鼓樂般的隆隆聲
響。直到進入沙漠前，司機放掉部分的輪胎氣
後，這才明白是由越野車載着我們去衝沙。
汽車一駛進沙漠，司機就開始顯示他的車技。
坐在副駕駛位的我注意到他的手不停地左右擺動
方向盤。來到一座沙丘前，他突然加大油門衝了
上去。隨着沙丘高度的增加，坡度也越來越大，
只聽見汽車引擎發出巨響，車體幾乎直立起來。
車上的人都沒有思想準備，驚呼聲此起彼伏。或
許是聽慣了這種聲音的司機得到了鼓舞，他調大
了車上的音響，讓人們的尖叫聲淹沒在節奏鮮明
的阿拉伯音樂聲中，繼續駕駛汽車衝上一個又一
個沙尖。一會兒陡然左傾，一會兒又陡然右傾，
忽上忽下，加速衝頂，下墜失重。汽車不停地在
幾個沙丘間飆飛，起起落落如同衝浪，一浪接着
一浪。死死盯住前方的我，緊緊抓住把手，一刻
也不敢放鬆。
落日掛在了沙峰上，司機停下車來讓我們拍

照。腳下的沙漠，蔓延着純淨的金黃色，層層沙
丘形成的盆地，光影分明。每個人的影子都印在
沙山上，拖得長長的。遠遠望去，金箔的沙峰以
蛇的姿勢蜿蜒着，西下的陽光灑在曲線溫柔的弧
形沙丘上，閃着嫺靜溫和的光芒。回味這種用最
現代的手段，在原始空間裡帶給人們挑戰和刺激
的衝沙，那一刻，讓你從此愛上沙漠。
目光所及的地方，就是夢想……燃燒的地方。

除了沙漠還是沙漠的阿聯酋，因為發現石油而迅
速富裕起來，但當石油枯竭時拿什麼去吸引遊
客？在這裡，所有的人都牢記着酋長野心勃勃的
名言：「誰能記得第二名登上月球的人？第二名

是無人記得的，所以我們必須爭第一！」於是，
就在這些小漁村，大沙漠上，一座座世界最前沿
最另類的現代化建築聳立起來，一個又一個「世
界之最」科幻般爭相呈現。這個轉身，華麗得讓
全世界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阿聯酋有太多的奢華酒店，我們曾在亞特蘭蒂

斯酒店，帆船酒店，酋長皇宮裡品嚐美食。你看
見的門把手、水龍頭、菸灰缸，甚至一個衣帽
鈎，無一不是鍍滿了黃金。雖說只是薄薄的一
層，卻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那濃烈的伊斯蘭風
格，那極盡奢華的裝飾，那高科技的工藝，那建
材完美的結合，原本就是一個個奇蹟。
行程中並不知道我們所住的酒店在海邊，但不

期地，就住在了波斯灣上的棕櫚島。從航拍上看
到，設計類似巨大棕櫚樹的棕櫚島，是正在建設
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蹟——最大的人工島。據說，
從月球上也可以看得到它。這裡的建築匯集了林
林總總的豪華酒店和摩天大樓。在某種意義上來
說，要將豪華與奢侈進行到底是阿聯酋讓世人記
住它的國策。
初來乍到的你往往奇怪這塊荒蕪的大漠，為何
到處都是棕櫚樹和綠地？但是如果你留意，就會
發現在草叢裡，在大樹下，在所有的綠化帶，都
能看到沙土裡鋪上的一堆堆軟管。這些軟管細細
的，上面有一個個的小洞，水就從小孔裡滴嗒出
來，每棵大樹都有單獨的滴水口。阿聯酋一年花

3000美元只為了澆灌一棵樹，真正的水比油貴。
還記得謝赫扎伊德清真寺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

的驚訝：綠林掩映中純白色的穹頂，純白色的廣
場，純白色的正殿，純白色的走廊……白得一塵
不染。在燦爛的陽光下，這座漢白玉的穹塔幾乎
每一塊牆磚、每一座浮雕都被照射得立體而透
明，像水晶一般閃着寧靜的光芒。於是，有一種
異常神聖的感覺，那神聖甚至不是來自世間，而
是天上。這座阿布扎比國王獻給他退位父親的建
築，用了55億美元和46噸黃金，是世界第三大清
真寺。來訪的人因清真寺的優美，還因清真寺的
奢華而匯聚於此，每個人臉上露出的都是驚嘆和
讚嘆的表情。
埃及的胡夫金字塔，成為了不止是埃及的記

憶，幾乎成了人類集體記憶，在將近4000年的時
間裡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直到1311年被英國林
肯大教堂所超越。哈利法塔卻在2010年以169層
828米的高度，將「世界第一高樓」的頭銜重新帶
回中東。夜色中，我們登上了124層的觀景台，
這是遊人能夠去到的最高層。高速電梯在1分鐘
之內就上到124層，平穩得幾乎沒有什麼感覺。
站在觀景台上，我清晰地俯瞰整個城市。那遠

遠近近、縱橫交錯的，那逝去的往昔，抑或，飛
騰的今朝，盡在眼底。哈利法塔不啻是財富和榮
耀堆積起來的立體紀念碑，它為阿聯酋所帶來的
高度足以讓全世界仰望。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

百
家
廊

江

揚

在
香
港
搞
一
個
網
站
很
容

易
，
但
要
搞
一
個
成
功
的
網
站

卻
非
常
不
容
易
。
有
一
個
網

站
，
是
非
常
成
功
的
網
站
，
中

文
叫
做﹁
開
飯
喇﹂
，
專
門
以

飲
食
為
主
。
成
功
的
地
方
是
，
網

主
挑
選
的
食
評
文
章
極
之
嚴
謹
，

只
要
察
覺
是﹁
鱔
稿﹂
，
就
不
刊

登
，
而
專
揀
那
些
有
見
解
，
真
正

是
自
己
進
食
經
驗
的
食
評
。

那
天
負
責
人
鍾
偉
民
來
學
校
講

述
他
的
成
功
經
驗
，
他
說
起
先
挑

選
食
評
文
章
時
，
遇
到
錯
別
字
都

會
改
正
過
來
，
但
後
來
由
於
文
章

太
多
，
發
覺
改
不
勝
改
，
便
不
再

改
了
。
他
說
了
一
句
意
味
深
長
的

話
，
是
：
原
來
寫
錯
字
是
香
港
的

文
化
之
一
。

說
得
真
好
，
網
上
的
錯
字
真
是

多
到
不
可
勝
數
，
而
年
輕
人
就
是

喜
歡
在
網
上
瀏
覽
，
不
喜
歡
閱
讀
報
章
書
刊
，

長
久
下
去
，
相
信
這
種
錯
別
字
的
文
化
，
真
是

會
演
變
成
源
遠
流
長
的
。

就
像
鍾
偉
民
來
演
說
，
提
醒
聽
眾
說
他
的
名

字
是
民
眾
的
民
，
曾
經
有
網
民
電
傳
給
他
，
錯

寫
成
文
，
他
對
學
生
說
，
交
功
課
時
千
萬
別
寫

錯
。
結
果
是
，
我
班
上
的
學
生
之
中
，
就
有
好

幾
個
人
寫
出
文
這
個
字
，
更
有
好
多
個
把
鍾
姓

寫
成
鐘
。
我
上
課
時
對
學
生
說
，
我
們
剛
過
世

的
校
長
姓
鍾
，
是
位
偉
大
的
教
育
家
，
如
果
你

們
在
懷
念
她
的
文
章
寫
出
個
鐘
的
錯
字
，
怎
麼

對
得
起
校
長
當
初
辦
學
就
是
為
了
收
留
那
些
被

一
流
大
學
拒
收
的
考
生
的
理
念
？
而
且
更
有
一

個
學
生
把
我
們
的
校
名
寫
成
是
樹
人
大
學
，
開

句
玩
笑
說
，
這
樣
的
學
生
該
不
該
開
除
？

我
對
學
生
說
，
每
次
我
看
作
業
，
幾
乎
總
會

挑
出
十
多
個
不
同
的
錯
字
，
但
很
多
人
都
寫

錯
，
而
且
重
複
相
同
的
錯
，
這
樣
下
去
，
以
後

畢
業
到
報
館
做
事
，
會
不
會
成
為
優
先
炒
魷
魚

的
第
一
批
人
？

錯
別
字
，
如
果
成
為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那
就

慘
不
忍
睹
了
，
只
希
望
錯
字
只
停
留
在
網
上
，

別
侵
佔
到
報
章
和
書
本
。

錯別字
隨想
國
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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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聯酋
城市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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